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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拨儿艺术家中，章剑是成名较早的一位：

他在 1994-‐1996 年间创作的一批阳光灿烂的“庭院风景”——大部分作品画的都是他

当时画室所在的小院子和周围不远的景物——就已经得到艺术圈较为广泛的关注。

虽然那时候艺术界的主流还是绘画，但经过“85 新潮”和“广州双年展”的洗礼后，“当

代趣味”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绘画技巧已经成为艺术家成败的关键。在这样的语境

下，章剑这些有着朴素的“印象风格”的绘画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洋溢在作

品中的对于日常生活真切而又清新动人的诗意体验吧。在一片或凝重、郁结，或喧

嚣、戏谑，或荒诞、诡谲的精神氛围里，却以如此清新、质朴的青春气息引人关注，

这是章剑绘画艺术的过人之处。 	  

	  

大约在 1999 年前后，章剑遭遇了自己第一次创作危机：因为“每天一到画室，就画

这样的东西，小院的角角落落，甚至小院周围三四百米之内的东西都画过了”1，他

对“庭院风景”和“印象风格”都已经非常厌倦了。于是，他离开了小院，“有意搬到楼

房，跟绿色植物分开”2。 	  

	  

到 2000 年，章剑开始创作“长安街”和“后海”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公共风景”。对他来

说，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出于语言形式的考虑：在那一段时间，他开始接

受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的影响——那个时候，一位艺术家曾略显夸张地说：“人

人都学里希特”——但章剑喜欢里希特却有其内在的逻辑：对他来说，从印象风格的

“光影”、“笔触”与“虚”，到里希特风格的“光影”、“笔触”与“虚”，正是从自己已经厌

倦的写生画法到内心喜欢的简洁、平面的视觉氛围的自然演化。而寂静、空旷的大

街和平静、简约的后海，显然都是很适合新语言的题材。 	  

	  

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还是内在体验的变化。画“后海”，是因为“当时一直很孤独，一

直喜欢独来独往……自然对这种渺小、微不足道的东西产生感情，我常常在后海看

到远处一个渺小身影在缓缓游动，那个背影感觉就是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我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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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伤感，这一切都是我想表达的东西”3；而画“长安街”，则与当时艺术圈独特“政

治气味”有关，但与流行的喧嚣、戏谑的语调和疏离、解构姿态不同，章剑的“长安

街”风景是以优雅的舒缓语调，淡淡描述出的梦魇般的迷惘和虚无。 	  

	  

进入新世纪后，当代艺术已经取代了“绘画”在中国艺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当时的中

国当代艺术有两条相互交织的主脉：一条是从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到艳俗艺术、

青春残酷，再到曾经流行一时的新卡通一代的精神演化脉络；另一条则是以图像艺

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观念艺术等为表征的语言形态演化脉络。章剑的“长安

街”与“后海”系列作品无疑都处在这两条线索的边远地带。但他的绘画作品——无论

是后海边亮丽而又淡远青春靓影、湖水中若隐若现的孤独泳者，还是那条光影迷离

的梦幻般的大街——却深深打动了包括一些重要的艺术批评家在内的许多人。这不

仅因为他们在章剑的画中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命状态的一种表征，更是因

为蕴含在那霁月清风般优美的语言中的人性温暖吧。回头看，章剑的“公共风景”显

然也是那个时期独特的精神症候的产物，但不同于当时特有的喧哗与骚动，他是以

自己的优雅、宁静与孤独，隽永地言说着“卑微个体”与“现代体制”之间幽深难言的

精神张力。 	  

	  

	  

二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期后不久，章剑遭遇了又一次更深重的艺术危机。到这个时

候，“后海”这个主题已经持续十多年了——“长安街”主题前后大约持续了五六年——

他感觉自己已经耗尽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心理体验和语言形式的潜力，但接下来该

以什么样的绘画语言来画些什么，他却一片茫然。其实，在那个时候，他遭遇的却

不仅仅是个人的艺术危机，从深层次看，中国当代艺术正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整

体危机：在前述两条相互交织的主脉的演化活力都已消耗殆尽后，当代艺术面对

2008 年以来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景观时的失语危机。在这样的整体危机之下，

每一位敏感的艺术家——尤其是章剑他们这一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

生的中坚艺术家——都将重新面临艰难的自我蜕变。 	  

	  

在长时间的犹豫、茫然与不懈地探索中，又一种新的“风景”——旅途风景——渐渐

唤起了章剑的艺术表达欲望：在陪同家人旅游度假的时候，风景区来来往往的人群，

秀丽却又总感觉不太真实的景物，常常会莫名奇妙打动他。在长时间的反复尝试之

后，一种反复涂抹、搅扰而出的“表现主义”的“风景”，让他重新找回了艺术创作的

激情：在画笔与颜料的反复揉搅中，明媚的风光和悠闲散漫的人群在绘画笔触中不

经意地变形，优雅与淡淡焦灼、旖旎与隐隐不安自然地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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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时期敏感、严谨的语言气息相比，这种率意涂抹的“书写”语言，显然更多了

些伴随年岁而增长的心理厚度。 	  

	  

对于那些真正敏感的艺术家而言，一旦主题、语言实验与自己内心深处说不清道不

明的复杂感触相互交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艺术创造力的重新爆发。循着“旅途风

景”这条独特的小景，章剑渐入佳境，最终重新找到了自己当下的“宁静的风景”。他

最近几年的艺术主题——无论是《料峭》（2016）、《秋色》（2016）这类阒寂无

人的溪谷，还是《滑雪》（2016）、《沙滩上》（2013-‐2016）、《露天音乐会》

（2015）这类休闲场景，还是《三月》（2016）、《花儿》（2016）之类的花卉主

题——其实已经从最初的“旅途风景”转化为更为寻常的“日常景物”了。在主题变化

的背后，其实是内在体验的变化：从“一代人”、“一个时期”独特的精神症候，转向

更深厚的个体与更复杂的世界的更隐秘的精神对话。这也让他在收放自如、绵密而

清新的率意涂抹中，重新找到了与世界对话时的一种能让自己怦然心动的语调：一

种沉郁的生命体验与质朴烂漫的个人心性相互激荡的性灵语调。 	  

	  

章剑是一位对“美”有着非凡的感知力的艺术家，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非凡的

“美”的感受其实一定是为非凡的内在体验所激发的，一旦内在的精神泉源枯竭，与

之相应的“美的形式”就会黯然失色。在章剑从最初的“庭院风景”，到后来的“公共风

景”，再到现在的“日常风景”的自我蜕变的背后，正是他从相对单纯的青春心性，到

孤独个体与现代社会精神景观的碰撞，再到以深沉的社会体验为底蕴的生命观照的

深刻转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失语危机，首先就是以“个人”与“现代体

制”的二元对立为内核的批判视角的危机，它预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同样面临着从个

体与现代体制的张力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诗学，向以深沉的社会体验为底蕴的生命诗

学的深刻转型。对于艺术家而言，个人的艺术探索与时代命题之间的深层契合，无

疑会大大激发出他们的艺术创造力。这或许正是章剑近期“表现主义”的“美的形式”

逐渐爆发的内在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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